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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D

父爱如山

□下期话题

迈入了高考考场，挥手与青春作别，之后的人生注定会充满沧桑，每一年的独木桥上，都留下了参与者拼搏的印记。

如今，当又一批年轻人走上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总能勾起我们对似水流年的深深回望。

高高考考

印印记记

1977年，那年我31岁，当再次
从广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
息时，我噌得一下从工厂休息室
的座椅上站起来，朝厂办跑去，
和厂办工作人员来来回回的翻
看着连日来每一天的报纸。

“恢复高考？”这个迟到11年
的消息，对我来讲，无疑太难以
置信了。因为此时，我已成为潍
坊钢厂的一名一线工人，两个孩
子的爹。

回忆起1966年，这辈子我都
不会忘记，当距离高考还剩不到
一个月时，竟被突然告知“考试
制度被废除”，那时，我已经交了
高考报名费，紧张地准备着高考
前最好的冲刺复习。一直以来，
作为一名学校资优生，考试从来
年纪前几名，立志冲刺北大，却
被通知“不用考试了”，这无疑如
晴天霹雳，一时间满腔愤怒不知
何处发泄，一身的理想、抱负更
不知何处安放了。而当时自己唯
一的希望也都寄托在了老师“高
考推迟半年”的消息上。

但半年后，眼看文化大革命
愈演愈烈，张铁生考试交白卷被
推选为英雄，曾经残存在心里的
最后一丝希望也被彻底扑灭了。
无奈之下，1970年，我进入潍坊钢
厂成了一名一线工人。

经过十年文革的折磨，1977

年，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11年
来，曾经心中生生被扑灭的一团
火再次被重新被引燃。

可当我再次把参加高考的
想法摆上桌面时，却遭到了父
母、岳丈岳母的集体反对。当时，
由于两个孩子一个周岁，大的也
不过三岁。如果外出求学，不仅
妻儿无人照顾。更重要的是，作
为一家的顶梁柱，我去上学也就
意味着这个家庭少了一份重要
的生活来源。

妻子是我的高中同学。幸好
她义无反顾的支持，我终究还是
报名了。

那年高考，我等了11年，时
间够久的了。说啥我也得考考试
试，一是完成自己从小以来的大

学梦，也是我想靠知识来改变当
时的生活，改变命运。

但即便如此，报名后一个更
为残酷的现实摆在了我的面前，
十年不曾接触任何书本知识，而
距离高考那一天又剩下不到一
个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考试
科目跟现在的差别不大，语文、
数学、外语、政治、生物、历史等
等，样样齐全。但高中三年的知
识要在一个月内重新捡回来，于
是除了白天上班的时间外，晚上
就是一宿一宿的熬夜奋战。也没
啥重点，就是挑着看。

当时考试没啥压力。反正考
得上，我就去；考不上，就重回钢
厂上班。

但连续11届的考生，进了考
场，老的、少的、拖家带口的，都
有，还是难免有些紧张。可看到
考卷的一瞬间，紧张的情绪一下
子放松了起来。题目都是初中知
识，太简单了。

这从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

目就可以看得出来，难忘的一
天。那时国家倡导“抓革命、促生
产，”多年钢厂的一线工作经历，
我就把自己工作后炼出的第一
炉钢作为文章的主线。“炼钢时，
火星四处飞溅，如同我的理想、
抱负也都飞扬”，直至现在，当年
写下的一字一句也还深深烙印
在我的脑海中。

在那个年代，这是有感而
发。而现在的孩子成天关在教室
里啃书本，又何感而发啊？

高考结束，我也顺利考进潍
坊医学院，那一年，我3 1岁。那
时，班上最小的同学整整比我小
了15岁。

现在，我已成为一位主任医
师、名誉院长。而一直以来的“高
考情节”也让我直到现在，都在
关注每一年高考，更0祝福每一
位考生能取得好成绩。

潍坊哮喘病医院主任医师
杜继斌 口述

本报记者 董惠 整理

为了高考，我等了11年

我来自安丘市赵戈镇埠望村，
1984年7月7日，跟学校里顺利进入
高考的同学们一样，我坐上大车，
一路颠簸来到位于远在县城的学
校迎接第二天的高考。

2010年，儿子参加高考那会，
我还和丈夫连请了三天假，一人负
责接送，一人负责做饭。

于我而言，与现在的考生相比，
那时的高考没有家人前呼后拥地宠
着，亲戚三番五次的问着，父母牵肠
挂肚的念着，与以前任何考试相比，
不外乎换了个地方而已，同样也实
现着“我用知识改变农村生活，户口
农转非，吃上国家粮”的梦想。

更直白的说，那一年，高考就
是我一个人的事，无关父母的寄
托，不带社会集体功利色彩。因为
那时生活在农村，靠天吃饭的农村
人还不了解“知识改变命运”的涵
义，“女孩子上啥学，快回家干活”
的想法仍根深蒂固。

但我的父母还算开明，对于我
一直以来考大学的想法，他们也只
是说着，“女孩子考上咱就上，考不
上再回家种地”。但我也是凭着自
己的坚持努力考上大学，而且还成
了恢复高考后俺们村里的第一个
女大学生。

我们家中有两个女娃，大姐年
长我十一岁，在本该上学读书的时
候，她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仅有初
中文凭。

我高中时就读于安丘八中，跟
现在的“普及式大学教育”相比，那
时的高考还属于选拔制的，每个县
城都有高考考生名额限制。因而在
正式高考前，每个学校自身也需要
进行一次考生筛选。现在我还记
得，学校学生在操场上集体参加选
拔考试的画面。而只有通过学校自
身的考试，学生才有机会进入下一
轮的正式高考。

正式高考，30人左右的考场，
一人一个小桌。那时考生们也没啥
作弊的概念，老师说一句不能抄，
考生们就很自觉。不像现在，各种
高科技的作弊手段。考试科目跟现
在也相差不大。但那一年，数学尤
其难。

1984年高考，全国共有约160万
考生，48万被录取，升学率约29%，
当年我也以480分左右的成绩考入
安丘当地的一所专科学校，成为了
那幸运的48万人中的一员。

中共奎文区委党校 崔玉青
口述

本报记者 董惠整理

我是村里的
第一个女大学生

也许父爱没有母爱那样的
细腻如水，但我们都是在那一
双强劲有力的臂膀庇护下长
大，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父亲
节，你有什么话要对父亲说
吗？你愿意分享你和父亲之间
感人的故事吗？

欢迎您参与到“新闻第一
人 称 ” 中 来 ， 投 稿 至
guanzhuweifang@163 .com,也可
联系18678086893，下周四，让
潍坊的读者听您的故事。

1980年，刚刚恢复高考的第四
个年头，在那个升学率较低的年
代，相比现在，那时的大学生含金
量更高，考上大学或许就意味着留
在了城市，或许是意味着有了一份
好工作。因而，对于当时像我这样
的应考生来讲，那一年虽是我一个
人的高考，却承载了全家人的希
望。

对于高考的记忆，我脑海中也
多是一些些琐碎的画面。高考前一
天，天空照样下起了瓢泼大雨，或
许是因为太紧张的缘故，我竟然把
刚发下来的准考证不小心落在了
教师的座位上。也正因此，自己整
整担心了一晚上，没能睡好觉，最
后幸亏老师给我及时收了起来，才
没能耽误考试。

那时考试的形式，跟现在相差
不大，30个左右的考场，一人一桌。

我们那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我
记得是《画蛋有感》，但考试中，我
却漏看了答题要求中结合“个人实
际”中的“个人”两字，担心了很久。
数学科目考试中，在反复昨晚自己
会做的题目后，我还当场给自己估
了个68分，而考试结果也竟然一分
不差。而最终，我也以384 . 5分的高
分考入山东医学院。

潍坊哮喘病医院职工 魏春
华 口述

本报记者 董惠整理

那一年，

我看错了题目

回忆当年的高考情景，感慨万
千啊！我是2003年参加的高考，那
年的高考堪称经典，先是“非典”
肆虐，搞得同学们四个月没回过
家，还记得每天在校门口很多的家
长都去送吃的喝的，孩子拿着家长
送的东西往宿舍走，家长在校门口
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孩子，那场景
值得回味，我们欠父母的一辈子都
还不完啊。然后高考中我们应该碰
到了历年最难的一次考题，尤其是
数学，简单说就是“理科考的是数
学竞赛的难度，文科考的是理科数
学的难度”。当时我们考完数学，
好多同学出来以后感觉都要哭了，
后面的证明题一点思路都没有啊！
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坚持到
了我们出高考成绩。

回首我们的经历，高考不是对
你人生的一个宣判，过完那三天，
你会发现原来人生还有好长一段在
等着你去继续开拓。不管你是不是
能进入理想中的大学，你都要知道
再好的大学也有其阴暗堕落的一
面，再差的大学也有它阳光向上的
一面，谁独领风骚，凭高考预言，
为时尚早！

奎文区司法局 张松

非典肆虐，

我奋斗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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